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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少数民族农户生计及其安全对于民族地区的生态建设、区域发展和文化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在总结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

族传统生计及其特点、传统生计变迁及其主要驱动力的基础上，主要从环境行为 ／生态后果、文化适应两方面分析了生计变迁的

影响。 资源配置家庭化是少数民族生计变迁后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对于农户生计的研究应受到重视。 当前针对农户生计的

研究主要围绕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农户生计安全而开展。 农户生计安全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与可持续生计

密切相关。 在考虑西南地区生态安全的背景下，生态脆弱性和生计后果是相关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而针对少数民族生计

的研究还需要突出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作用。 民族文化资本化是保护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有效途径，将民族文化作为

生计资本并纳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生计研究的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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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在广大农区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经济上，农户是农区的主要生产者和

消费者，也是区域经济的重要参与者；生计行为是农户最主要的经济行为，对其它行为起着支配和主导作用。
生态上，农户是生态系统的主要干扰者和生态风险承担者。 农户为维持生计而从自然界获取资源，并产生一

定的生态效应。 农户收入受到外部一系列不稳定因素的干扰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进而引发农户生计行为的

不稳定性，增加生态系统的不可持续风险。 文化上，生计方式既受民族文化制约，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文化与生计密切相关，当生计方式发生变化时，它们所承载的文化也往往会随之式微。 因此，关注少数民族农

户生计对于民族地区的生态建设、区域发展和文化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西南地区面临着生态脆弱、贫困和民族文化流失三重问题。 西南地区地处中国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

的过渡区域，地形复杂，生态脆弱，自然灾害频发，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１］。 与此同时，当地居民为了摆脱贫

困往往会加大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一些不合理的开发加剧了当地的水土流失、石漠化等环境问题，进而陷入了

“环境脆弱⁃贫困⁃掠夺资源⁃环境退化⁃进一步贫困”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中［２］。 西南地区分布着中国 ３４ 个

主要少数民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生计的变迁，民族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变迁甚至衰微的风险，农户

生计方式及安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生计安全是农户发展可持续生计的基础，保障西南地区农户的生计

安全是解决当地生态问题、贫困问题，进而传承当地文化的重要前提。

１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计及其变迁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少数民族生计一直是各级政府及相关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 对于西南地区

少数民族传统生计及其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生计方式及其与资源和文化的关系、生计方式变迁及其驱

动力、生计变迁的综合效应等方面。
１．１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计

尽管各自的发展阶段和水平不一，从事的生计活动类型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和依赖程度不同，中国西南地

区少数民族一般形成了以农牧业为主，采集、渔猎作为补充，家庭手工业作为副业的传统生计模式。 其主要生

计类型可概括为［３］：①采集渔猎型。 包括云南佤族、独龙族、部分崩龙族和布朗族以及苦聪人、山苏人；②高

山草场畜牧型。 以藏北高原及阿坝草地的藏族为主要代表，主要生计方式为以牦牛养殖为主的畜牧业；③山

林刀耕火种型。 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结合部的横断山系南段，有独龙、怒、佤、德昂、景颇、基诺以

及部分傈僳、苗、瑶、黎等民族；④丘陵稻作型。 主要分布在以云南中南部及贵州、广西等地，有傣、壮、侗、水、
仡佬、毛南、黎、朝鲜等民族；⑤混合过渡型。 包括从采集渔猎向刀耕火种农业过渡，从刀耕火种向锄耕农业过

渡以及从锄耕农业向犁耕农业过渡等类型，如珞巴的“狩猎游牧”、凉山彝族的“山地耕牧”、京族的“渔业农

耕”以及景颇族的“水田兼山地农业”。
少数民族传统生计方式的主要特点在于［４］：①受制于自然条件。 传统的采集渔猎、畜牧与农耕等生计方

式高度依赖于当地资源与环境，并受制于气候、灾害等自然因素。 自然界的环境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生

计后果，包括粮食收成、牲畜生产、以及采集渔猎成果，使得当地农户生计收入产生波动。 ②生态友好。 为保

障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发展出一整套适应于当地自然环境的生计方式，既能保

证自己的长期生计，也能保证环境的可持续。 ③群体内部的资源共享程度高，并形成了与之配套的各种机制

来保证资源共享及群体的生计安全。 为应对个体生计风险，资源以具有义务性、情感性的社会交往和集体活

动在村落间流通和共享。 由于少数民族生计建立在长期对当地环境的观察、理解和适应的基础上，适用于传

统社会的习俗、民约、习惯法、组织机制都可以用来规范农户的行为，改善农户生计后果；相较于宏观政策管

理，这些规范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５］。
１．２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计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同整个社会一起经历了大的社会变迁，传统生计随着民族或者区域的经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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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转型而发生巨大变化。 西南民族生计变化的总体趋势是从以农牧为主的传统生计类型到定居农业，再到当

代一些新兴生计作为补充或主导。 少数民族的经济转型可以概括为以政治为出发点对生计方式与生产关系

进行的突变式改造以及以市场经济为出发点的改造两个阶段［４］，与之对应的是“重塑期的资源配置调控与生

计集体化” ［６］和“从加速到迟滞期间的生计方式与资源配置市场化” ［６］，其核心是在国家与市场两大力量驱动

下的“民族群体资源配置机制的结构性变迁” ［６］，主要特点是资源配置从本土共同体的互惠共享到国家控制

下的集中支配，再到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资源配置家庭化。
西南地区生境多样，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丰富，不同少数民族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表现出多样化的形

式；因此除政策和经济两大决定性因素外，少数民族的生计变迁还受到区域或者民族因素的影响。 西双版纳

傣族的传统生计为低地的稻作农业及山地的刀耕火种。 近 ３０ 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引入，该地区低地的主要

生计成为了以香蕉为主的经济作物种植，而山地的主要生计方式成为了橡胶种植［７］。 与此同时，稻田出租现

象普遍，以稻作农业为核心的生计方式随之式微。 位于“稻米之路”的云南新平县大槟榔园傣族主要传统生

计同样为稻作农业，同时兼营养殖业与采集渔猎作为补充。 现代农业的进入、工矿企业的发展，以及民族文化

旅游的兴起等市场经济要素，加上政府对养殖与采集渔猎的限制，使劳动力转向以工矿企业为代表的第二产

业以及以民族旅游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当地生计发生了巨大变化［８］。 四川平武县白马藏族的生计变迁则与

社会制度的变化息息相关，可以说“是在社会制度性约束的引导和制约中开展的” ［４］；在此过程中，当地居民

的自主性经历了从被遮蔽到萌芽再到释放的过程［９］。
近年来，一些地区发展和兴起的民族文化旅游逐渐成为其民族生计的主要补充。 作为一种低耗高效的新

型生计形式，民族文化旅游成为了推动乡村和西部发展的重要抓手，相关民族生计因而成为提高民族地区生

活水平的重要突破口。 从传统生计到民族旅游生计的转化过程中，民族特色与知名度是民族文化资源开发潜

力的决定因素。

２　 生计变迁的影响

少数民族生计的变迁导致民族地区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变化。 少数民族在融入市场经济的过程

中，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 同时，生计变迁还导致了能源消费模式、环境行为与生态后果的改变

以及民族文化的变迁和适应。
２．１　 环境行为与生态后果

历史上频繁的政治运动，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和人口迅速增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冲击是少数民族传统生

态伦理、环境行为及与之相适应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日趋淡漠、衰微、甚至流失的主要原因［１０］。 由于生计方

式的变迁，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大量转移；这种转移连同人口向城市的迁移造成了普遍的人与土地

的分离。 与承载着信仰和世界观的土地分离，是造成基于人地关系的生态伦理损害以及文化传承断裂的重要

原因。 离开了相应的环境，承载人地关系与生态伦理的故事、小说、典礼和仪式都失去了意义［１１］。 原有的少

数民族生态伦理不同程度地失去其对民众的规范和整合作用，而环境保护的新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种行

为约束的断层造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行为失调以及区域的生态危机。 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大规模

毁林开荒，后果是森林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严重、洪涝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增加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１２］，
而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则会给土壤、水体、乃至食物安全带来更深的影响［１３］。

民族地区农户生计变化的另一个后果在于能源消费模式的转变。 传统少数民族主要生活用能为柴薪、秸
秆和粪便等生物质能，这种能源消费模式在传统文化和生态伦理失效的情况下成为了生态脆弱区生态退化的

基本因素之一［１４］，加剧了水土流失、土壤侵蚀和森林植被破坏。 但传统生物质能一般无需现金支出，其潜在

成本在于生物质能获取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劳动力。 传统生计从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转向现代农业以及非

农生计时，能源消费模式也由传统生物质能转向包括液化气、太阳能、电能和沼气等的多元能源利用，而以能

源或燃料为目的的传统植物利用明显减少［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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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文化适应

许多少数民族的生计变迁是对快速变革的外部世界的被动适应，这种快速变革常与生态移民、水库移民

以及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现象有关。 在少数民族群体移民的过程中，原有经济模式和社会关系解体，群
体面临着生计模式重建以及社会关系网络重组的挑战，传统文化在无法规避的现实中逐渐走向边缘化，然后

由边缘化走向社会融入［１７］。 吴正彪对贵州少数民族水库移民的调查表明，迁入相同民族社区的民族习惯未

发生改变，而迁入不同（混居）民族社区的民族文化和习俗通过演变和重构对新的环境进行适应［１７］。 被动的

生计变化中，少数民族很可能出现无法适应新的生计模式以及难以重构社会关系与民族文化的现象。
社会变化及生计变迁会给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带来较大的冲击和改变，虽然主动适应这种变迁甚至在变迁

过程中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存在难度，但在政府的主导和引导下，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合理施

策，是有可能走出一条合适的道路的。 ２００２ 年，独龙族聚居地刚被列入高黎贡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时，刀耕火

种被禁止，传统生计由采集狩猎、刀耕火种被动转到了退耕还林、适度畜牧、种植经济林木和外出务工等现代

生计模式，该民族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曾短暂地出现过难以适应的现象［１８］。 ２０１０ 年，云南省做出了独龙族“整
乡推进、整族帮扶”的决策部署，并推行了安居温饱、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事业、素质提高、生态环境保护

与建设 ６ 大工程［１９］。 独龙族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生计方式向高原特色农业转变，经济林果和中药材种植

得到普遍推广，畜牧业和旅游业也得到发展。
民族文化是民族生计的一项重要资本。 民族文化资本化被认为是保护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有

效途径［２０⁃２２］。 民族文化资本化将直观的、具体的文化事项以商品的形式投入到经济过程中获得直接的经济

利益，其现实基点在于文化产品的开发［２２］。 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强化路径包括对全球文化视野及理论的本土

化应用、借用高新技术、培育文化要素市场以及对民族文化资源项目及传统节庆文化进行转化［２３］。 值得注意

的是，文化资本化的过程会给民族文化和传统生计带来冲击，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经济收益外，还应当注意少

数民族作为主体的文化产权制度建设、资本对民族文化的异化作用，激发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内生活

力［２４］。 民族文化旅游是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一种重要形式。 尽管不同案例中民族旅游对环境的影响存在差

异，这一生计方式使得部分劳动力回流，并从事文化保护、开发和推广等相关工作。 合理的民族旅游开发对当

地民族文化的保护、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有着重要促进作用。

３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农户生计安全

少数民族生计变迁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资源配置家庭化［６］，因此微观角度的农户生计研究日益受到重

视。 当前针对农户生计的研究主要围绕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农户生计安全展开。
可持续生计（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谋生的能力、资

产和收入的活动［２５］，其内涵在于维持和提高资产的生产能力，来保障稳定的财产、资源以及收入来源和获取，
并且储备足够应对消耗和损失的食物和现金，以满足基本生存的需求。 为系统研究可持续生计，不少学者提

出了相应的分析框架［２６⁃２９］，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３０⁃３１］。 可持续生计框架研究围绕框

架的五个方面，即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政策机构过程、生计策略、生计后果及其相互作用展开，但当前大部

分研究更关注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３２⁃３６］。 作为民族聚居区和生态脆弱区，西南地区的

脆弱性背景、政策机构过程、以及生计后果研究相对不足。
农户生计安全是农民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与可持续生计密切相关。

Ｆｒａｎｋ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将家庭生计安全定义为一个家庭或社区具有能维持和提高收入、资产和社会福利，并保障家庭

从风险中恢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３７］。 就其本质而言，农户生计安全是围绕农户可持续发展这一目的，由能力

安全、资产安全和行动安全组成，用以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之间和谐统一的安全体系［３８］。 狭义的农户

生计安全包括：背景环境安全、生计资产安全、生计策略安全、结构和制度安全以及生计成果安全。 生计安全

的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是农户生计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多元化生计策略的取得、家庭收入的高效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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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计资本的安全以及生计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耦合也受到关注［３９⁃４０］；这些研究同样属于可持续生计分

析框架的范畴。
安全是相对于风险而言的，生计风险也是生计安全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何仁伟等认为生计风险主要研究

脆弱性环境给农户生计带来的风险或冲击，包括脆弱性和风险识别、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３１］。 王

磊将生计风险概括为生计资本、生计能力和生计策略三类，提出采取加强生计资本积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发展涉农保险等方式降低贫困农户生计风险［４１］。 郑瑞强等指出在扶贫移民的适应期，移民可能存在生产生

活资料不足、公共财产与服务缺失、社会关系网络受损、健康水平下降和社会边缘化等风险［４２］。 郑永君对川

北返乡农民工家庭创业案例的分析表明，资金、经营和技术风险是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主要生计风险；通过多元

化经营和提升人力资本等方式可以降低创业生计风险［４３］。 胡江霞，文传浩定量研究了三峡库区移民社会网

络、风险识别能力及农户移民可持续生计之间的关系，认为风险识别能力与可持续生计水平显著正相关，并存

在明显代际差异［４４］。
可持续生计及生计安全为观察和研究农村发展及其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是进行农户生计

分析的重要手段。 对西南地区而言，生态安全是生计安全的重要背景，民族自治地区享有的特殊政策对生计

产生独特影响，民族文化与生计相互作用，三者分别对应着可持续生计框架的脆弱性背景、政策机构过程以及

生计后果，亟需在未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计研究中给予更多关注。 特别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

证当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价值［４５］。 民族文

化既是生计行为的影响因素，也是其后果，同时决定着地区发展民族产业、民族旅游生计的潜力。 在民族文化

资本化的视角下，将民族文化作为生计资本并纳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生计研究的有效

补充。

４　 结语

农户是农区的基本微观经济主体、家庭组织单元和社会控制单元，是理想的生计及生计安全的研究对象。
农户不完全处于竞争市场，其行为也不能仅仅用“追求利润最大化”来解释。 西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

害频繁、贫困问题突出，面临着气候变化加剧、经济全球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等自然、经济与社会多方面的挑

战［４６］，因此农户生计存在高度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表现出明显的寻求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趋势，且与区域的生

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存在着更密切、更直接的关系。 生计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经济问题，由于农户生计在

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的重要地位，生计问题同时牵动着当地生态、环境以及文化问题。 可持续生计分

析框架可以用来综合分析少数民族的生计现状及存在的贫困、生态破坏以及文化流失问题，在少数民族农户

生计的定量分析中具有优势。 在保障少数民族生计安全，实现区域可持续生计的过程中，应关注民族文化在

生计中发挥的作用，结合文化生态学研究与农户经济理论，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对西南少数民族农户生

计及其安全问题开展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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